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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党文化】--新唐人电视台  

――《侃侃而谈》节目
第二十三集: 民族主义和“三座大山” 

 金然：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时间了。这一集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嘉宾章天亮先生。

章天亮：主持人好！ 

方菲：章天亮先生好！观众朋友好！那我们还是照惯例先看一个场景，然后回过头来我们接著再聊。

--------------------------------------

(老王进了办公室，关上了身后的门。) 

老陈：老王呀！来，来，快坐快坐！ 

老王：老陈啊！今天早晨我刚要出门，接到海外打来的一个电话，是劝「退党」的，还播了一段《九评共产党》，现在《九评》传的到处都是。 

老陈：电话？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我非得跟他理论理论不可。这共产党是腐败，可它确实是替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让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远的不说，香港、澳门可是收回来了。老外来到我们这儿，也是恭恭敬敬的吧！ 

老王：香港、澳门是收回来了，但老江恭恭敬敬的把上百个香港大小的土地彻底划给了俄罗斯，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老陈：甚么！这是谁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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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现在人们聊起来都知道共产党确实太腐败了。但是也说：你看，中国不管怎么说经济发展了。再一个就是说：你看外国人也不敢随便欺负我们了，都这么说。 

方菲：其实经济发展，在我们以前谈到的一些题目中都谈到了，它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站起来”这一点，象我自己有时候看书上，或者听人说的「推翻三座大山」，还经常听到。所以我想请章天亮先生先说一说这个「三座大山」是哪三座？ 

章天亮：毛泽东当时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指的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 

我们先说一说「封建主义」，我们知道中国推翻帝制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这个辛亥革命。所以整个结束这个封建主义可以说是同盟会完成的，不是共产党完成的。接下来说「官僚资本主义」，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比共产党更垄断的这样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官僚资本主义。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香港有一本杂志《争鸣》报道，中共自己的研究机构调查说，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最赚钱的五大领域，比如证券、金融、外贸、大型工程和国土开发这五大领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人)，都是高干子女。不到三千个高干子女，就拥有资产两万亿，相当一个人就将近有十亿的资产。 

金然：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比如「贪官落马」，动辄都是几百亿的贪。最近山东“鲁能事件”，国有资产几百亿转入私人腰包里，其中牵扯到曾庆红的儿子。在我看来，几百亿简直就是抢劫！ 

章天亮：对！所以过去说共产党腐败，你多吃多占是腐败，这（贪污几百亿）根本就是抢钱。我们回忆一下历史，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或者历史常识，这个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跟共产党没有甚么关系，不是它推翻的。再说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取得民族独立，共产党对这方面的历史教育是非常扭曲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方菲：请您来谈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 

章天亮：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第一个是一八四二年时签定的「中英南京条约」；接下来是西方列强，还有日本跟中国签定的几十个不平等条约。 

不平条约主要的内容是割地赔款，还有一个外国人在华有特权。比如说治外法权，就是说外国人如果犯了罪的话，由他的领事来负责裁判，也就是领事裁判权。这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外国在中国可以有驻军等等，这都属于外国在华特权，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割地，割让土地。割让土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租界，租界就是我把土地租借给你。比如说香港和澳门就是非常典型的租界，一百年归还，到日期你得把土地归还给我。 

还有一种就是永久割让。永久割让比较典型的就是日本和沙俄，当时从中国割让走了很多土地。我们知道日本当时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签定了一个「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永久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俄罗斯占的土地比日本还要多一些。 

金然：那您刚才提到了，除了香港、澳门是到期归还以外，其它的不平等条约和割出去的土地，是怎样归还的？是谁把它收回来的？ 

章天亮：因为历史跨度很长，我们只能简单的讲几点。一个是整个二十世纪国际风云动荡，我们知道中国经过了一次改朝换代，也就是从清政府变成民国政府；再有一个就是一战和二战，国际社会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当发生这种大的动荡，都是国际秩序重新洗牌的时候，所以很多条约都是在这个时候得以废除的。 

一个是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国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废除外国人在华特权，废除这种不平等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是战败国。本来德国在华是有特权的，但是它是战败国，所以它的特权都没有了。当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也没有承认把德国在华特权转移给日本，甚么二十一条等等。「巴黎和会」当时我们就顶住这个，等于说德国的特权就被收回来了，而且对德国的赔款都停止下来了。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整个中国基本就统一了。统一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废除，比如说治外法权、驻军，包括收回一些租界，还有收回自己关税的自主权等，已经开始在逐步收回。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当时有二十六个国家，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背景是）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当时罗斯福就跟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讲，欢迎中国成为国际「四强」之一，四强就是中、苏、美、英，所以中国当时已经成为四强之一。当时蒋介石被任命为整个大中国战区的统帅，不仅仅是中国由蒋介石负责，包括缅甸都是由蒋介石来负责。 

方菲：那就是说中国人在那时候就站起来了？ 

章天亮：那当然是，所以你看到在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同时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而且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 

当时日本战败受降的时候，在美国的航空母舰「密苏里号」，第一个被礼让登舰接受受降的是中华民国的上将徐永昌，大家对他都已经很尊敬。所以中国人站起来，实际上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就已经站起来了。 

方菲：我想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不熟悉，也是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对信息的封锁、垄断造成的。但是如果说共产党对中国地位的提高，一点作用都没起，好象也不一定是这样吧？ 

章天亮：当然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它没起作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没起什么正面作用，它起了很多坏作用。 

方菲：怎么说？ 

章天亮：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有一个「九一八事变」，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华开始。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就开始发动武装叛乱，在江西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它在当时建立伪政权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宪法大纲」，这里边第十四条我给大家念一下，第十四条说：「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从中国脱离，自己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金然：哇，这等于是分裂中国啊！ 

章天亮：是，所以你看国难当头的时候，它自己发动武装叛乱，而且在「宪法大纲」中就鼓励各地发动叛乱，就是独立。所以共产党基本上没有抗日，整个抗日战争绝大多数都是由国民党完成的。 

可以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数据，抗日战争中发生的重大战役有一千一百一十七次，而中共只参与了一次。在正面战场上有二百多位国民党少将以上的军官，是在主战场上战死的；而中共只死了一个将军是左权，而且他不是在正面战场上战死的。所以就从这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中共基本上是没有抗日。 

那么再往下就是中共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中共更是大规模的出卖国家利益。毛泽东一九五O年的时候到苏联，先跟苏联签定条约承认外蒙独立，我们中国一下子就失去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江泽民一九九九年的时候跟俄罗斯签定边境条约，中国又失去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江泽民后来又跟中亚几个国家签定边境条约，就是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两万八千平方公里有争议的领土，江泽民给了人家两万七千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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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它在割地、赔款不比清政府差，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再说它对中国人的屠杀、镇压，那也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金然：但是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比如说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文化，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象美国人，当他唱国歌的时候，奏起国歌的时候，都是把手捂在胸前。为什么要把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党文化」(现象)提出来呢？ 

章天亮：那当然是，因为爱一个国家、爱一个民族的话，本身并不存在党文化，这也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里边有很多党文化。比如说很多人把爱党和爱国、爱民族混在一起，这是一种党国不分、民族跟党不分的。 

方菲：(认为)反对共产党就是不爱国嘛。 

章天亮：对，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中的党文化的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爱」上，或者绝大多数并不是建立在「爱」上，而是建立在「恨」上。 

怎么说呢？你看美国人很爱国，是吧．他爱国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上帝保佑美国」，美国人当他爱自己国家的时候，他希望上帝来保佑美国；尽管他对自己的国家很自豪，但是他又保持了一种谦虚，在上帝面前的那种谦卑。 

中国过去的正统文化中，爱国的话也是很谦虚啊。老子讲过一句话叫「大国者下流」，就是说你是一个大国要象水往下流一样，因为水是往下流表示谦虚，所以你看中国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很多小国向中国朝贡的时候，中国那时「万国来朝」嘛，中国给他们回礼的东西，要比他们进贡的东西还要贵重。 

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一种我比你强，我就欺负你，我了不起，我瞧不起你，不是这样的；而且它反而用自己的文化输出去教化那些民族。这个是真正对自己国家的爱，他对自己的文化有骄傲；同时的话，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它是建立在「爱」上面。 

可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现在党文化建立在「恨」上；你一提起民族主义的话，它马上想到：打台湾哪、恨日本哪、恨美国呀、「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呀，它靠恨别人来达到这种民族凝聚力，所以这种党文化因素就变得非常强，这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看当时二战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就是这样，德国说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我们恨他们，我们要杀他们。日本就说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华人是劣等民族，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所以当民族主义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方菲：你说到这里，我想起「九一一」以后，美国被恐怖袭击嘛，当时网上很多中国人是叫好的，所以他其实就是表现一种恨的心态。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以前还好，但是为什么这些年来，经常什么事情出现了，您会感觉到很多人有一种过激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章天亮：对，是这样。当然这跟中共的宣传是有很大关系啦。其实作为共产党来讲，从它本身建党的纲领上来讲，建党纲领里面就没有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你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讲「工人无祖国」，你无祖国还有什么民族主义的问题？共产党那时都讲「国际主义」，所谓「国际主义」就是我们过去讲的“输出革命”、颠覆别国政府，给别人大量的钱颠覆别国政府。 

还有一个叫共产主义，共产党它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但是后来因为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说不过去了，破产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没什么可说的话，反过来它就讲「民族主义」。 

中共讲民族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反覆「折腾」日本、台湾、美国，它肯定是反覆折腾这个。 

你看这个《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2004年11月底发表， 2005年3月份通过「反分裂法」针对台湾；然后4月份大游行「反日」，针对日本；然后7月份朱成虎说要对美国进行「核武清场」。其实占中国土地最多的是俄罗斯嘛，但中共反正是「折腾」完台湾，「折腾」日本；「折腾」完日本，「折腾」美国。 

方菲：这好象也可以把人民对中共的不满转移到这里。 

金然：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华人他有一种自豪感，也不一定说是恨或者民族主义，他是觉得比如说现在国家发展了，经济现在很好；有些技术已经追上来，甚至还领先，也不完全基于「恨」。 

章天亮：对，我们原来在讲「人民的饭碗是谁给的」这一集的时候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些东西跟共产党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再有一个，就是现在中国人他们的大国心态并不是很好。因为他有一种：我是大国、我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它这种心态是属于「恨人富贵嫌人穷」，你比我富裕的话，我心里很妒嫉你；你比我穷的话，我就瞧不起你。这个并不是正常的民族主义的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对。 

所以我想作为民族主义来讲，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是非层面来看中共宣传民族主义的问题。从历史上来讲，中共并不是带领我们走向国家富强跟民族独立的领导力量；其次，我们对国家民族的爱应该是基于文化的一种包容和谦卑的态度，而不是应该建立在「恨」上面。 

方菲：谢谢章天亮先生精彩评论。 

金然：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方菲：感谢观众收看，下次再见！ 

金然：再见！
第二十四集: “政府不让干就别干了”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这一次我们又请来了章天亮先生来作我们的嘉宾。

金然：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然后我们回来聊。

----------------------------

(周总走进小张的办公室。)

小张(起身)：周总。

周总：坐坐。小张啊！我们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在中国大陆的代理我们马上要开第三家了。最近我也很忙，走不开，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又有能力，我信的过的人去主管，看来看去就你合适。

小张：周总，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您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这时候回去，似乎有点不合适啊！

周总：小张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聊法轮功的事。我都明白，法轮功好，共产党混蛋，这我都清楚。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我就是不明白，不就是炼炼功嘛！政府不让炼，你不就别炼了吗？

---------------------------------------

方菲：唉呀！这个“政府不让干就别干了”，这听上去肯定不对。但是，好象也是一种比较实际的说法。

金然：是，好象比较难解释。

章天亮：对，这种讲法，其实要仔细想起来很有意思，就是他劝人的这种方式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不要偷东西，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偷东西错了，所以你不要偷，是吧。他不会说：哎呀！政府不让偷，就不要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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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它对的话，那你就可以做；不对了，就不可以做。但是他这种说法：政府不让干了就别干了，它恰恰掩盖了或者说回避了这事情本身的对错问题。说这话的人，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并不认为你做的事情是错的，他只不过说，你不要跟政府对著干而已。

金然：我想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

章天亮：对。他这种说法，他真正表达的是一种对暴力和强权的一种服从。这里边我觉得有两个非常大的思维误区。第一就是说政府你为甚么不让我干？这是一个是非问题。

第二就是说你凭甚么不让我干？你说你不让我干，我就干，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后面有一套东西在背后去支撑你的政府的权威。这两个东西，如果我们要跟正常的社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很严重的问题。

首先，比如说作一个正常社会的政府，它并不判断对错，它不作道德上的判断也不作道德上的解释。政府本身是一个行政部门。其次，就是说政府它也不决定，该不该镇压你，或者该不该去对你进行法律上的处罚。因为政府它是一个行政部门。

我们拿美国来举一个例子，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这种社会机制，就是说整个立法权是在国会，也就是说国会立法之后，政府只是来负责执行。应该处罚的话，政府有监狱来进行处罚。但是说到底应该要判多少年这是由法律来决定的，而并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所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看到在是非层面跟在机制层面，它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中共它首先垄断道德，它来解释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共产党它总宣传自己正确嘛！它老(自认为是)正确的话，你跟它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错了。它实际上说你错了，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其次的话，就是共产党它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这种暴力资源。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政法委员会」，叫「政法委」。政法委直接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的。那么政法委是什么呢？垄断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都被它垄断了。公安负责抓人，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负责判决，最后司法部负责搞定律师和劳教所。中共它一条龙服务啊，就是从头到尾全是它，政法委一下子全都垄断了。

那样子它要处罚你的时候的话，它就可以一下子把你抓起来，然后进行处罚。同时它还垄断外交、媒体、特务等等，整个暴力机器都在它的掌握之中。这个时候，就会给你一种「胳膊拧不过大腿」这种错觉。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明白，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明白你自己身处在一个恶性的政府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应该存在的社会运作机制里面。

方菲：但是，我在想它现在不是也在开始讲法律了吗？那么有的事情它说不让你做，然后它还立法，以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立法一立。那这样你做了，实际上你就是违法了。

章天亮：对。表面看起来好象你在违法。这方面我就想讲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个人的生日是美国的公共假日，这个人是马丁‧路德‧金。

我们都知道，美国三个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领导美国独立战争，杰佛逊起草了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整个美国一个社会运作机制是从这个地方奠定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林肯，挽救了美国联邦、解放黑奴。

这样三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们的生日都不是国家公共假日，可是马丁‧路德‧金却是。为什么他获得这么大的殊荣呢？其实他获得这么大的殊荣，我可以讲他是一个违法的过程，违什么法呢？违反「种族隔离法」。

因为马丁‧路德‧金当时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领导一个黑人民权运动。这场民权运动的目地是废除「种族隔离法」。而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去违犯法律的过程。马丁‧路德‧金当时有一个演讲中就提到：「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决不承认你们这种不道德的法律」。

所以，当时马丁‧路德‧金号召黑人用他们的身体去填满监狱，就是以身试法。当时这种种族隔离的时候，黑人如果上了公共汽车只能坐到最后面去，不能跟白人坐在一起。进咖啡馆，只能去黑人专用的这种咖啡馆，不能进白人的咖啡馆。

金然：你提到这个，我倒想起我参与的一个纪录片，就是有关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的一个纪录片。其中一个场景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在白人的咖啡馆里，黑人坐进去，然后白人就辱骂他、泼咖啡，把他抬著扔出去。这个人只要一站起来，马上又走进去，他不还手，但马上坐在那儿，然后他们就把警察叫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只要把他一放出来，这个人马上又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来。给我很深的印象。

章天亮：对。实际上马丁‧路德‧金这一场非暴力运动，很多人参与其中，以身试法这样去对抗「种族隔离法」。它实际上反映出现在公民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去形容它，叫「公民抗命」。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公民，如果发现一个法律是不道德的法律，是一个恶法的话，他是有权利不服从的。

那这个公民对这个恶法的不服从而且又秉持一种非暴力的精神，他本身就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智开化跟这个社会成熟的一个表现。

方菲：您说这个恶法非法。可是谁来判断它是不是恶法？比如说我觉得哪一条法律不合理，我说你就是恶法我不服从你，那社会不是乱套了吗？

章天亮：对，当然这个我们就需要回溯一下法律的源头，就是到底怎么样判断一个法是恶法?我们就得去看这个法律的精神、法治的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涉及到法律的起源问题。

我们在大陆的时候，中共的所谓的法律教育、法律常识，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党文化的说法叫「法律是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这是一个非常彻头彻尾的党文化的说法。

方菲：其他西方国家都没有看到过。

章天亮：法律的起源根本就不来源于统治阶级，如果你要看一下现在的英美法系，它是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它们真正法律的起源是圣经，就是旧约全书。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出埃及以后，耶和华在西奈山上给摩西，就是犹太人的先知传了「摩西十戒」，整个「摩西十戒」就成为西方社会法律的根源。

因为「摩西十戒」里面规定了人应该怎么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等等，就规定了这些方面的东西，实际上西方法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摩西十戒」中的一戒：“不可杀人”，发展成现在的一套刑法体系；从“不可奸淫”发展出一套家庭法的体系；从“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财物”发展出一套现在财产法的体系。就整个西方这个法律体系来看，如果你要上溯的话它是有一个宗教根源的。这个印度、西藏都是一样。西藏法律就是来自于佛教的戒律。

中国，它的法律实际上是来自于伦理。过去有一个词叫「春秋决狱」。春秋就是孔子写的那个《春秋》那本书。决是判决的决；狱是监狱的狱。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需不需要处罚?根据的是儒家的一套伦理。因为这种信仰或伦理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这就给法律奠定了不变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里边就反应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人认为上帝是公义的或者认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话就是「公平」和「正义」。所以在法律中它必须要体现这种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英文很有意思，这个「司法部」我们汉语翻译成司法部，其实它叫做「Department of Justice」。Justice是什么呢？Justice就是公正、公平。所以在西方，你看它的法律，它的标志是一个天平，一定要“平”才能够衡量。

中国「法」这个字本身就是从水来的，如果你要去查“说文解字”的话，这个字的本源是来源于水，因为水总是平的，所以就是要公平、正义这个精神是法治真正的精神，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自然法的精神。

方菲：其实就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标准，所以你可以去衡量。

章天亮：对，实际上在我们现代社会，人们并不是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它实际上是规定了制定其它子法律的原则，如果别的法律跟宪法违背的话，这个法律就无效，这就叫做“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宪法是上位法；别的是下位法。

但是同时宪法整个这一套法律体系，它都是人制定的，叫「人定法」。人定法它跟自然法，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公平跟正义的精神相比的话，它又是属于“下位法”。你的法律到底是不是恶法，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违反了公平跟正义的精神就可以，所以这个并不是难判断的。

金然：您刚才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想把它拉回到「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这个层面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象马丁‧路德‧金在美国，还有在印度，当时的甘地，都有这个非暴力抗争的这种抗法的行为。

但是当时的环境是，当时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很专制的一个政府，至少它那个时候还是讲法治的，而且媒体是开放的，就是知道你们在干什么。那么在中国，你会发现抗争和镇压的一方的力量对比是根本不成比例。

章天亮：对，是这样。其实越是象你说的这种情况，这样的政府就越不应该存在。你违反了法律的精神，而且是这样的来迫害我，因为你想，我们纳税的钱养活你政府，你天天镇压我，那当然我认为你首先就失去了你存在的价值。

那么其次的话，「胳膊拧不过大腿」-- 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分辨一下到底谁是胳膊谁是大腿的问题。

这种力量的对比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民心的相背才是力量真正对比发生改变的原因所在。过去的皇帝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是船，老百姓是水。那么我们多一个人知道这种真相，多一个人抗争的话，这个力量的对比就在发生一种转变。

过去有一句话，这句话本身对不对我们先不讨论，但它讲出了一个问题。就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恰恰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抗争、没有这种意识，才造成中共这种迫害的机制能够这样一直延续下来，而且你要知道它这样的机制一旦延续的话，它今天迫害这堆人，明天就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机制去迫害另外一堆人。

就象它现在对下岗工人、对失地农民等等，包括对上访的人所用的这些手段，它都不是刚刚发明出来的，它都是当初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用的手段，原封不动在往这边搬的，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要不去改变政府镇压人的这个机制的话，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并不安全。

方菲：但是很多人他觉得，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我也不会招惹共产党，因为我什么都不信，那我也不会碰到拆迁、下岗这些事，所以他可能是觉得他可以避免受到这种迫害。

金然：我看也未必，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前一段北京的那个杀狗，就是收狗的事，你家里只能养一只狗，你的狗如果超过35厘米就要被收走。那你想如果我是一个养狗人士，我哪能想到：我养狗会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他们到北京动物园说搞一个徵签，结果就被武警一下围住了，就抓了很多人，就等于镇压你。

章天亮：是，其实政府何止是对养狗的人，因为中共它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一个人很狂妄的话，他说天老大我老二，其实我说这样的人还不是最狂妄的，他毕竟还承认天老大，他只不过老二而已。中共它讲无神论，所以它管天管地还要管人的思想，它认为它是老大，所以它就什么都管。

那它什么都管的话，它就不光你炼功它要管；养狗它要管?你看天气预报，它就说如果你要研究天气预报的话，这也是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研究疫情的话，它也不让你研究。当时为什么萨斯病出来的时候媒体不报?政府不让报。政府不让报就不报了，你看最后死多少人?！所以政府不让干就不干？很多时候恰恰我们都是其中的受害者。

方菲：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个是从民众的心态来讲，比如说：他在说政府不让干的事情就别干了，他是觉得你这个事情不重要。但是从被劝的人角度来讲，他觉得这件事情，象“信仰”，他觉得是可以用生命来维护的，所以这本身就有一种思维上的差异。

金然：你说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场景：就好象一个人他不喜欢围棋也不下，他跟聂卫平说：现在政府觉得围棋这个东西一下几个小时影响生产力发展，而且两个人面对面在棋盘上斗，尔虞我诈的--我围你一块，你围我一块的。说要取缔了，你就别下了，政府说了不让下就别下了！可是对聂卫平来说，那可能是他生命存在的意义。

章天亮：对，其实象下围棋也好或养狗也好，这还是一种自己对这一生的这个人生的追求或者是爱好，可是你要知道象“信仰”，他是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

这里边首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权利问题，说到底我有没有权利来做这样的事情。其次的话，为什么由你来决定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呢？就象一个人失恋了，痛不欲生，别的人旁观，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失恋了你再找一个。因为你觉得那个人不重要，可是对于失恋的人来说，他觉得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本身是对的话，它又对别人并没有什么伤害的话，这是个权利问题。我觉得政府根本就不应该来管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共产党它特别喜欢强加于人，它有什么东西的话它一定要把它的价值标准套到你的头上来，我想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就别用党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去套就好了。

金然：特别是套在自己的头上。

方菲：其实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

金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嘉宾--章天亮先生，也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方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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